
保护区内外两种待遇 ，发展诉求与生态红线“撞车”

大巴山，一个自然保护区的脱贫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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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立自然保护区时，一些地方

政府未经科学论证就盲目申报，上级

部门也未严格把关审核，导致不少没

有保护价值的场镇、交通设施、工矿企

业等被划入。“有些百姓都不知道自己

家的农田什么时候就划入了自然保护

区，连自己的承包地都不能种了”

一面是保护区的“带电高压线”，

另一面则是百姓脱贫的紧迫需求，在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自然保

护区内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绿水青山

怎样变成金山银山，亟待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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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外，民众过着
两种不同的生活。图为保护区界碑。

本报记者周文冲摄

本报记者周文冲、周凯

小雪节气刚过，大巴山又飘起了雨，天空毫
无放晴迹象。在大巴山南麓的重庆市城口县岚
天乡三河村，村民刘达轩 5 个月前被锯断的左
手无名指还隐隐作痛。

比起手的伤痛，他更担心自己投入 10 万元
积蓄并“赔”上一根手指翻修的老屋，可能拿不到
农家乐的经营执照。

今年上半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新一轮自然
保护地生态环境问题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凌厉推
进，开发侵占、私搭乱建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是重点查处对象。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
在经历一场严格的环保清查。

秦巴山片区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城口县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有 8000 多人尚未脱
贫，其中六成以上是自然保护区内的居民。

城口县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的国土面积占
38%，常住人口达 3 万多。一面是保护区的“带
电高压线”，另一面则是百姓脱贫的紧迫需求，

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自然保护区内
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绿水青山怎样变成金山银
山，亟待破题。

千万别被卫星遥感到

在发展农家乐之初没有设立针

对自然保护区的准入门槛，为如今保

护区内农家乐“是留是拆”的管理尴

尬,埋下了伏笔

因为手指被锯断，刘达轩老屋翻修的进度
比预想要慢。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年逾 50 的他
双臂黝黑结实，双手粗糙，原本希望借盖新房办
农家乐改变一家人的生活。

刘达轩的老屋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
生活着大量的珍稀濒危物种，是我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 17 个关键地区之一，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确定的全球 233 个热点生态区之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保护级别最高的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
入，而且除非特批，连科研活动都不许进行，旅
游经营活动更是明令禁止。

前段时间，村干部给他打招呼，说新房门
口不能挂农家乐招牌，执照也办不了。刘达轩
看得开，“反正不用拆，房子修好了，不让搞农
家乐，大不了自己住”。

相比之下，岚天乡岚溪村“小茅屋大巴山
森林人家”老板张中艳接到关停农家乐的通知
时，心情有点沉重。

去年，当地政府支持村民搞农家乐，张中
艳贷款 9 0 余万元对房子进行了翻修。当时，
乡里不仅帮她请了专业建筑公司进行设计，
还组织一批村民去外地考察了民宿建设。“如
果不能办农家乐了，我一个月 3000 多元的贷
款怎么还？”

和张中艳一样，准备扩建农家乐的村民汪时
申，也接到了关停通知。

他的农家乐在城口县北屏乡金龙村猴儿沟，
那里是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段原生态峡
谷，两岸原始森林繁茂，峡谷中泉水清澈见底。

2015 年，回乡创业的汪时申拿出 70 万元积
蓄，将自家老屋翻修成农家乐。汪时申立马见到
了效益，仅 2017 年就收入 30 多万元。

这两年，当地村民也纷纷办起农家乐。一入
夏，猴儿沟 20 家农家乐几乎全部爆满，150 元一
晚的床位“一床难求”。

没想到，开在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的农家乐，
给他带来了麻烦。今年上半年，他的农家乐被国土
遥感卫星监测到，只能停业。

缓冲区的保护级别仅次于核心区，《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缓冲区只准进
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缓
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汪时申心有不甘：“现在有卫星遥感，看你运
气好不好，‘遥’到了就要倒霉。”

大巴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于 2 0 0 0 年，
2003 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护区成立以来，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生物
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世界级濒危物种崖柏
等野生动植物数量种群明显增多，甚至不少
村镇还有“熊出没”。

保护有力的同时不无隐忧。大巴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涉及城口县 12 个乡镇的 56 个行政村，
保护区内常住人口 33499 人，其中核心区 2684
人。近些年，本应减少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区，反
而因乡村旅游火爆，吸引了更多外来游客。

大巴山区夏季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每年
“火炉”重庆以及陕西、四川等周边省份的不少
市民都来山上避暑。为将生态资源“变现”，结合
脱贫攻坚，城口县大力鼓励有能力的农户改造
自有住房开办农家乐增收致富，打造出“大巴
山森林人家”农家乐品牌，现在已发展到 1400
多家。其中，部分“大巴山森林人家”就位于自然
保护区范围内。

与张中艳的农家乐一路之隔，就是大巴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的普法宣传碑。当地
一位干部说，过去对生态不够重视，尤其近几年
为了脱贫攻坚，基层对村民生产生活设施、脱贫
项目等，没有严格按照《条例》监管。

在发展农家乐之初没有设立针对自然保护区
的准入门槛，为如今保护区内农家乐“是留是拆”

的管理尴尬,埋下了伏笔。

路只修到了半山腰

由于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红

线”管控，当脱贫攻坚遇到“保护优

先”，出现有扶贫项目、资金但无法落

地的尴尬局面

由于自然保护区条例对保护区内开发建
设等可能破坏生态资源行为的严格管控，除了
农家乐，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些道路建
设、危房改造、产业发展等扶贫“刚需”项目，也
触碰了生态红线。

保护区原住民罗翠元对此深有体会。
她家在城口县北屏乡月峰村，村子属大巴山

南麓，海拔最高处 1800 米，全村 100 多口人全靠
一条几十年前修建的土路出行。

山上村民没有赶集的习惯，因为下山去一趟
场镇要走两三个小时。由于土路走不了大型卡
车，把建材运上山的费用比建材本身还贵，山上
的木房子大多破损失修。

罗翠元住的老房子，正面木板墙已变形并
向内倾斜，支撑房梁的木桩头也已经烂了，被
鉴定为险情最高的农村 D 级危房。她家也是贫
困户，门前的扶贫帮扶板上写的致贫原因是
“交通条件落后”。

今年 5 月，村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乡里决

定用扶贫项目资金，将“致贫路”硬化成“致富
路”，改善山上村民出行条件。路从山脚向山顶
修，石料已堆在路两边，眼看就要铺到罗翠元
家门前，却在半山腰停工了。

乡里也是被环保督查通报才知道，自然
保护区对开挖土石方、硬化道路等建设项目
有严格限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修路要
到国家相关部委审批”，北屏乡党委书记李
成江很为难，对于这样一个村级小项目，审
批成本太高。

最终，这条“致富路”只修到自然保护区边
界，成了“断头路”。保护区外是新铺的水泥路，
保护区内还是土路。

李成江说，在北屏乡像罗翠元这样需要
易地搬迁和危旧房改造的还有 58 户，但因为
不通路，建房成本较高，按期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两不愁、三保障”中的“住房安全有保障”任
务难度较大。一方面是严格的保护区管理规
定，另一方面又有脱贫攻坚的时间表，新建项
目没法实施，已建成的项目存在违规风险，
“我们基层是既困惑又无奈”。

路没修上来，也“坑苦”了来月峰村投资的
一家企业。

这家企业在山上流转了 200 多亩闲置土
地种植猕猴桃。现在路不通，猕猴桃运输成本
太高，经营难以为继，投入全部“打了水漂”。
地里荒草已有一人多高，村民们的土地流转
费也没了着落。

“本来是一个能带动百姓增收的生态农业
项目，现在没做成，这个老板还在埋怨我把他
忽悠过来。”李成江说。

“后来有些好项目，我也只能忍痛拒绝，
保护区内没法搞。”李成江说，“村民上火，我
心里也着急。”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江奉武，35 岁的他是
城口县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

3 年前，江奉武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转任
岚天乡党委书记，有干劲、有想法的他为大山
沟里带来“产业上山、人口下山、游客进山、产
品出山”的发展思路。

脱贫攻坚在岚天乡火热进行，到去年，岚天
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5480 元上升到
12600 元。

今年 10 月，江奉武获得由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评选颁发的 2018 年全国
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在他的脱贫创新项目中，
有一个小项目他格外用心，策划论证了两年
多，可刚上马就被叫停。“就像被当头浇了一
盆冷水。”江奉武说。

今年 4 月底，这个用江奉武的话说“集乡
村农耕旅游体验中心和农产品交易中心为一
体”的乡村扶贫“众创空间”基地在岚天乡试营
业。“农民以土地形式入股，村集体组织每年保
底分红 6 万元。项目作为龙头，能带动当地
1000 多名农民就业增收。”

江奉武踌躇满志：“乡里撂荒土地等闲
置资源盘活了，把老百姓也带活了，脱贫就
不愁了。”

可是，“众创空间”只开了一周，江奉武就
收到了拆除整改的通知。原因是“众创空间”位
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其中的步道、广场存
在未批先建等问题。“我当时在外地学习，等回
来已经拆掉了，没保住。”江奉武说。

当地基层干部说，国家、市县针对脱贫攻
坚出台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村人居环境改造、
生态产业等大量扶贫政策和项目，但是由于
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红线”管控，当脱贫攻
坚遇到“保护优先”，出现有扶贫项目、资金但

无法落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百姓脱贫愿望
强烈，另一方面政府却“有心、有力、使不上
劲”，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都是当初乱“划”惹的祸？

要解决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

脱贫攻坚“撞车”问题，应实事求是

对部分划定不合理的自然保护区调

整规划，将生态保护价值不大、人口

密集的区域调整出自然保护区

研究自然保护区政策的专家表示，中西
部的一些自然保护区内还有部分贫困人口，
建设项目动辄违法，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法律
障碍。如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中，有 7
个涉及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中的贫困人
口如何脱贫需引起重视。

而自然保护区的划定也成为“众矢之
的”。专家表示，在设立自然保护区时，一些地
方政府未经科学论证就盲目申报，上级部门
也未严格把关审核，导致不少没有保护价值
的场镇、交通设施、工矿企业等被划入。

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最初划定
时，岚天乡全乡包括场镇都划在保护区中。村
民种的厚朴、杜仲等中药材已成材却不敢去
收，因为刮树皮、砍伐树木就是触碰了保护红
线。江奉武说，“有些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家
的农田什么时候就划入了自然保护区，连自
己的承包地都不能种了。”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邓洪平教授表
示，在 2000 年前后，全国各地掀起自然保护区
建设高潮，保护区数量井喷，仅重庆一地，一年
就成立了近 20 个保护区。“尽管在当时城镇大
开发的背景下，成立保护区对生态环境起到了
抢救性的保护作用，但也遗留下一些问题。现在
回头看，出问题较多的自然保护区，基本上都是
成立在这个无序发展的阶段。”

邓洪平说，当时成立保护区工作比较粗
放，就是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拿铅笔在地图上
一勾一划，保护区就划成了。只要有县级政府
的一纸批文就能成立保护区，说某某乡某某村
划入保护区范围，没有实地的勘边确界，没有
科考、规划和功能区图，较为随意。

“部分保护区划定时不够科学，过于求
大，不少人口密集的场镇也被划入保护区内，
保护区内原住民较多，不仅不利于管理，原住
民的发展诉求也必然会与保护区的生态红线
‘撞车’。”邓洪平说。

抢“划”保护区背后，有利益驱动。大巴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位干部表示，2000 年
左右保护区划定时，大家都以为划的面积越大，

相应的保护资金就会越多，对于一个“缺钱花”
的山区贫困县，无疑十分具有吸引力。

以前各地争着上马保护区，现在因为环
保督查“动真格”，保护区管理走向规范，一些
地方“谈保护区色变”，生怕被保护区的“紧箍
咒”套住，搞起开发建设束手束脚，又千方百
计调减面积。

“想调减的保护区太多，我们在国务院
排了 10 多年，去年终于批准我们调减 15%
的面积。”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一位干部说。

也许是未雨绸缪，在那次调减中，城口县
将重点打造的亢谷旅游度假区项目调出了自

然保护区范围。
李成江、江奉武等基层干部认为，要解决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撞车”问题，应实
事求是对部分划定不合理的自然保护区调整规
划，将生态保护价值不大、人口密集的区域调整
出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对象价值重大、与原住
民发生冲突的保护区，可结合脱贫攻坚，有步骤、
分区域实施生态搬迁，同时赎买核心区和缓冲区
的非国有土地。

邓洪平教授表示，我国自然保护区制度的
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出现了
区划不合理、家底不清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现在需要加快完善保护区管理机制，既要从严
追责保护区生态破坏行为，也要对符合调规条
件的保护区实事求是优化空间布局，集中力量
实现“应保尽保”。

即便重新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区事实上也
“进易出难”。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在批
准建立之前区内存在建制镇或城市主城区等
人口密集区，且不具备保护价值的自然保护区
可申请调整”。但是在国家对生态保护日益重
视的背景之下，撤销自然保护区或大幅调减自
然保护区面积鲜有先例。

发展和保护如何兼顾？

“只有解决保护区内贫困问题，

减轻百姓对保护区的生存依赖性，保

护区的保护压力才会减小”

在自然保护区成立前，部分原住民靠砍伐树
木、开山采石收入可观。保护区成立后，不仅这些
破坏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明令禁止，根据国家
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内开展开垦、放牧、
采药等农事活动也可能违规。

今年上半年开始，城口县在大巴山自然保
护区开展新一轮检查专项行动，依法行政，重
点查处乱采滥伐、私搭乱建等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

李成江、江奉武等基层干部表示，在自然
保护区脱贫攻坚中，改变原住民多年来“靠山
吃山”的生产习惯十分重要，这就要求着重抓
好产业建设，依托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合
法合规发展旅游等生态产业，实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保生态也要保民生。城口县目前正在坚持
“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积极
研究适合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产业脱贫项目，精准
施策，引导原住民转变生产方式，全力以赴啃下
自然保护区脱贫这块“硬骨头”。

“只有解决保护区内贫困问题，减轻百姓对
保护区的生存依赖性，保护区的保护压力才会减
小。”李成江说。

一个好消息是，自然保护区内的脱贫困境
已经引起更高层的注意。李成江说，前段时间
中央巡视组来到月峰村、金龙村调研保护区脱
贫。“县里也让各部门把保护区内脱贫攻坚的
‘刚需’项目报上来，应该就是要研究政策解
决。”李成江说，仅仅是道路建设项目，北屏乡
就报了十条路。

可是，阵痛总不可避免。不少基层干部群众
呼吁，在未来自然保护区的严格规范管理下，保
护区的一些人可能减少收入，不能让他们做出
了牺牲却被遗忘在大山，应尽快为保护区内原
住民制定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参照当地脱贫标
准向原住民发放补贴。

生态护林员是其中一种“补偿”方式。这个已
在重庆全市贫困地区为 1 万多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精准“输血”的项目，也惠及到了大巴山自然保
护区。一些留在山上的贫困原住民就地转化为生
态护林员，森林管护费成为他们新的收入。

江奉武希望，多增加一些这种生态公益岗
位，既保护生态又可增加贫困户收入。

还有的人在尝试新的绿色产业。在大巴山
上，既能利用自然资源，又合法合规的养蜂产业
正在兴起。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张世强表示，中蜂养殖是保护区力推的产业，“山
里没有比这个更生态环保的产业了”。

年轻人云松辞去了上海一家国企稳定的工
作，回到老家城口县，自学养蜂技术，70 桶中蜂每
年收入近 10 万元。春天大巴山百花盛开，云松的
蜂蜜三个月就卖断货，“山里土蜂蜜不愁卖，最关
键的是不破坏环境。”云松说。

但改变并不容易。现在，自然保护区的
“从严管理”，让一部分“靠山吃山”的原住民
不知所措。

前阵子，刘达轩把家里的 10 多头牛全卖了。
“手指断了，养牛有些吃力，再说保护区里以后可
能养不了牛了。”

他时常问自己：“难道真的要下山了？如果不
想下山，是不是要换个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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